
试论契诃夫的情境小说和生活流小说 

路雪莹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契诃夫的一些作品，探讨了契诃夫叙述手法的若干特点，主要归结 

为两种独特的叙述模式：情境小说和生活流小说。情境小说的主要特点是非戏剧化和借助于情境 

实现叙述重心由外向内的转换，以及内在的色彩、节奏、音调起伏等因素对于叙述结构起到重要 

的作用。生活流小说的特点是将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件和情境拼合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叙述中较 

少使用高密度事件，多使用重复性场景，总体来看呈现出印象主义艺术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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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是小说家中的文体家，对传统小说 

写作样式有许多突破和创新，使小说这种文体 

的表现功能和审美价值得以拓展和提升。认真 

研读契诃夫小说的文本，可以理解其语言艺术 

的精髓 ，获得极大的艺术享受。 

我认为，契诃夫对小说创作进行的最重大 

的改造之一，就是摆脱了对于戏剧性情节的依 

赖，而将叙述更多地建立在展现情境之上，并 

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两种新的叙述类型：情境小 

说和生活流小说。 

在小说叙述中，情境与情节都可以形成一 

个场景 (或场面)，二者主要区别在于有无戏 

剧冲突。情境中基本不含紧张对抗的因素，没 

有关系的急剧失衡，行动的尖锐对立，也不会 

引起什么惊人的后果，而且事件之间也不存在 

密切的因果关系链条。总之，与情节那种明显 

地借鉴于戏剧舞台的表现形式不同，情境是平 

静客观的叙述和精细的描绘，它不设置悬念， 

它的笔触比较自由，可以把一些与事件发展没 

有直接关系的客体纳入叙述范围，相对于极富 

动感的情节来说，它是偏于静态的。 

情境小说是指主要运用情境这种叙述手段 

讲述一个事件过程的小说，其最主要的特征就 

是非戏剧化。与情节小说相比，情境小说注重 

氛围、情绪对读者的影响力，小说主题更加深 

藏含蓄，中心人物在作品中的地位十分突出， 
一 般说来，情境小说对于人物心灵感受和变化 

过程的关心要超过对于刻划其外在性格的兴 

趣。契诃夫情境小说的代表作品有 《在路上》 

(1886)、 《邮件》 (I887)、 《女人的王国》 

(1894)、《在大车上》 (1897)、《贝琴涅格人》 

(I897)、《出诊》(I898)、《公差》(I899)等。 

《旁人的灾难》(I886)是一篇典型的情境 

小说。这篇小说写的是一对新婚夫妇准备购买 
一

座田庄，他们前往田庄的路上感到十分幸 

福 、满足，但在与卖主的接触中，他们了解到 

迫使这家人不得不卖掉田庄的艰难处境，看到 

出卖田庄给他们全家带来的痛苦。妻子体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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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别人的不幸，很是同情，丈夫却仍然踌躇满 

志，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小说的结局是：他们 

买下了处处留下别人的灾难与不幸的印记的田 

庄，但对此感受不同，丈夫十分满意，而妻子 

却感到她的幸福以及她对丈夫的爱都不再完满 

无缺了。在这篇小说中几乎不存在任何戏剧性 

的因素，它以平铺直叙的方式讲述一件事情的 

经过，细腻描写主人公的见闻及由此引起的人 

物心态的变化，从而完全脱离了情节小说的叙 

述模式 。 

情境小说的产生与精细刻划人物的要求有 

着密切的联系。人物与情节是一对矛盾 ，情节 

要求变化，要求戏剧性，要求快节奏，而人物 

的变化则 是缓慢 的 ，渐进 的 ，相对于情 节来 

说，人物是偏于静止的因素。用场景或一件事 

情 的过程来细致表现人物的外部和内部特征是 

十分适宜的，但这也必然带来情节性 的削弱 ， 

叙事节奏的缓慢。《别人的灾难》体现出情境 

小说的特征，即将事件叙述最大程度地平淡 

化，使其成为纯粹的人物的活动，由人物牵引 

事件，整个小说以人物为核心。 

情境小说还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借助于 

情境实现叙述重心由外向内的转换。从外部来 

说，情境小说的冲突性大大减弱了，它采用的 

是从容舒缓的叙述方式，篇幅也相对拉长，从 

内部来说，这种叙述结构可以包容更加丰富的 

潜台词，调动多种表现手段，揭示人物内心深 

层的内容，有利于表现更加复杂的对象。《在 

大车上》就是一篇细腻贴近人物内心的典型的 

情境小说。 

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孤独贫寒的乡村女教 

师从县城领了薪水回村，坐马车在初春泥泞的 

道路上颠簸 ，在路上遇到本地一位地主 ，她对 

这个有点与众不同的人物产生了一点不切实际 

的非分之想，然后她在一家小饭馆里喝茶，然 

后在涉水过河的时候弄湿了衣服 、买来的粮食 

和糖，这就是小说所讲述的全部事件。这三件 

事 ：与地主相遇 ，小饭馆喝茶，过河 ，把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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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成几个段落，它们之间则由女教师内心活 

动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内外结合的叙述结构。叙 

述者的视点追踪着主人公的马车移动，有时深 

入她的内心 ，捕捉她的不连贯的思想 ，有时又 

跳出来用她的眼睛来观看 ，用她的感官来感受 
一 下外部世界。但在叙述者对主人公进行追踪 

的这段时间里 ，没有发生任何带有哪怕极少的 

戏剧性的事件。这样，这篇小说就完全脱离了 

情节，即使对于契诃夫来说这种情况也极其罕 

见 ，因此它具有形式创新的意义，是对传统小 

说观念的大胆背弃。小说的结构建立在女主人 

公的情绪起伏上，无论是对女主人公凄凉身世 

和孤寂贫寒生活的交待，还是对她艰难行程的 

描绘，都是酝酿一种情绪，一种被压抑的生命 

冲动的萌醒，她产生的那一点点关于爱情的非 

分之想正是这种不自觉的生命冲动的表现。但 

现实是强大的和不可逆转的，在这篇小说中没 

有任何奇迹，甚至没有提供任何变化的可能 

性。尽管如此，这篇小说中仍然潜伏着一股情 

绪的暗流，它因为与那位地主的相遇，因为关 

于自己处境和生活的不愉快的想法，因为旅途 

的辛苦劳顿，特别是过河的那一幕难堪的经历 

而被渐渐推向高潮，在小说的末尾，女主人公 

看到一列急驰的列车窗口站着一个女人，她想 

起了自己的母亲以及早年温馨的家庭生活，又 

想像那种她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幸福，一时间幻 

觉主宰了她，而现实无非是一个 “漫长、沉 

闷、古怪的梦，如今她醒过来了⋯⋯”这短短 

的一瞬，把小说如怨如诉的情绪推向最高潮。 

但高峰很快就过去了，现实迅速地惊破幻觉， 

并就此急忙结束整个小说。从幻觉的产生到破 

灭，这一过程相 当短暂、突兀，情绪落差极 

大，很具冲击力，这是经作家精心铺垫、准备 

的一个短短的高潮，整篇小说平缓的、漫无目 

的叙述至此被一下子收束起来，读者的情绪随 

着女主人公突然激越起来 ，但立刻又猛然冷却 

下来，恢复到平庸 、沉闷的现实中。这一情绪 

大起大落的过程，可以称作小说内在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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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篇小说中最核 

心的因素是 “情绪”，它不是依靠情节，而是 

依靠情境的培育而悄悄地发展变化，积蓄能 

量，同样因为一个偶然的情境因素 (火车窗El 

的女人)的触发而产生了戏剧性的瞬间，将郁 

积的能量释放出来，把小说推向高潮。 

依靠内在的色彩、节奏、音调起伏的配合 

来影响作品的结构和叙述方式，调动读者的情 

绪，是契诃夫情境小说的突出特色，作家需要 

发现和使用许多细小的隐蔽的具有表情功能的 

中介材料，来实现自己对作品的构想，达到理 

想的艺术效果。这也正是契诃夫小说独特魅力 

所在。 

《出诊》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小说的结 

构中心是主人公 (医生)与女主人公丽扎之间 

心灵沟通的过程。医生最初对这位病人的印象 

是：“她好像是个不幸的穷人，多亏别人慈悲， 

才把她收留在这儿。他不能相信她就是五座大 

厂房的继承人。”在 医生眼里 ，她相貌丑 陋。 

可是当病人病情发作，忽然嚎啕大哭起来时， 

医生却觉得 “难看的穷人的印象忽然消失⋯⋯ 

他看见一种柔和的痛苦表情，这表情是那么委 

婉动人，在他看来她周身显得匀称、柔和、质 

朴了”。夜里医生与丽扎的谈话使他真正了解 

了他的病人，找到了她的病根，在描写这次谈 

话时，两次提到了丽扎 “忧郁而灵敏的眼神”。 

而第二天早晨与医生告别时，丽扎 “脸色苍 

白，形容憔悴，头发上插一朵花，身上穿一件 

白色连衣裙，好像过节似的”。这时再次提到 

她的忧郁、灵敏的眼光，她 “时时刻刻现出一 

种神情，仿佛她要告诉他，只有他一个人，什 

么特别要紧的事情似的”。 

医生对丽扎的观察是非常主观化的，丽扎 

的形象在他眼中的变化，反映了他本人对丽扎 

感情的变化，他开始时把她看作庞大而丑陋的 

工厂的继承人 ，这时她是愚钝的 、可怜的。后 

来她痛苦的爆发在医生心中诱发了某种共鸣， 

这是沟通的开端，于是她的形象也变化了，但 

这种变化是偏于情感的，所以这里使用的也是 

“委婉”、“柔和”、“质朴”这样一些感性化的 

形容语，只是在进行过夜间交谈以后，医生才 

确实深入了解了他的这位病人，也只有这时， 

他才可能发觉她的目光中那 “忧郁而灵敏”的 

神情，于是医生与丽扎的关系便发生了质的变 

化，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所以在送别的时 

候，医生才会觉得她仿佛要告诉他什么 “特别 

的要紧的事情”，心灵的沟通 至此完成。而丽 

扎装束与外表的变化 ，则是在这次交谈影响下 

她心灵的变化的表征。由此可见，这个接近的 

全过程都是借助于医生视觉印象的变化传送出 

来的，而不是靠戏剧性冲突推进的。医生离开 

丽扎家的时候与他到达的时候相比，外部情节 

没有多少进展，在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只 

是看病 、吃饭、散步 、观察、思考、交谈，唯 

一 的变化是他对工厂的感受和对工厂的主人们 

的了解交替着向更深层次推进。值得注意的 

是，他与丽扎那场关键性的交谈是发生在他的 

夜间散步之后，在这次散步中，一方面是他陷 

入沉思，对以工厂为代表的工业文明怀着反感 

的情绪，另一方面，每断断续续从工厂的车间 

里传来的三种刺耳的报时声给他非常沉重和压 

抑的印象，仿佛印证着他的思想。每次报时之 

后，他的思想就会更阴郁，这报时声也曾在他 

与丽扎的夜谈中间出现，它就是丽扎，从广义 

说也是医生所处的那种压迫人的，令人绝望的 

处境的象征，它使无形的痛苦的感觉具形化， 

在某种意义上医生就是借助这个中介才找到通 

往丽扎心灵深处 的门径 ，才与她产生了一种心 

灵的契合，而作家也通过这个中介为弥漫于作 

品之中的氛围、情绪找到了一个可以为读者感 

知的表达方式。不过，对于契诃夫作品中这些 

细腻 精 巧 之 处，往 往 要 细 心 阅 读 方 能 

领会。 

类似的具有表情或表义功能的中介材料， 

几乎在契诃夫后期的每篇小说中都起着不容忽 

视的作用。对于情境小说来说，它们既有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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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又是作品结构隐蔽的支撑物，是控制作品 

节奏的重要手段。 

生活流小说是契诃夫独创的另一种小说叙 

述形式，它是在情境小说的基础上发展出来 

的。契诃夫有代表性的生活流小说有：《没意 

思的故事》(1889)、文学教师 (1894)、《我的 
一 生》 (1894)、《三年》 (1895)、《在故乡》 

(1897)、《农民》 (1897)、《姚尼奇》 (1898)、 

《新别墅》 (1899)、《宝贝》 (1899)、《带小狗 

的女人》(1899)等。 

生活流小说的特点，就是将生活中若干日 

常事件和现象串连起来，以拼合出贴近生活原 

貌的艺术画面，汇成一股平缓的叙述流，从根 

本上来说，情境小说与生活流小说是源自同样 

的小说观念，flOd,说可以而且应当表现常态下 

的人与事，而不过份依赖传奇性和戏剧性。因 

此它们基本特征是一致的。不过生活流小说容 

量更大，表现手段更为丰富。生活流小说与情 

境小说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时间跨度，一般 

生活流小说都要表现一个比较漫长的生活历 

程。它的叙述范围可能绵延几年，几十年，乃 

至一生，这与情境小说围绕一个情境构思作品 

显然不同。二，生活流小说是一种综合性的叙 

述方式，叙述成份 比较复杂，它可以包含情 

节、情境，也可以使用非描写性的叙述手段， 

如概略等，还可以使用类似意识流的心理描写 

手法，总的来说，它是多种叙事手法之间一种 

新的组合，它与传统小说最大的不同是，情节 

在这个组合中处于从属地位。相比较之下，情 

境小说的叙述方式则单纯得多。三、生活流小 

说比情境小说具有更多的流动感，虽然这种流 

动是缓慢的，但它是小说结构的基础。对于情 

境小说来说，流动与变化就不那么重要，它的 

结构是比较静态的，它更偏重于表现人物的处 

境 、状态。 

由于一些生活流小说的篇幅较长，如果完 

全抛开情节，抛开具体事件的描写，可读性就 

会大打折扣，因此结构中并不排斥必要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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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缀，例如 《三年》中就有一个小姑娘在母亲 

临终时跑到父亲的外家去找父亲的生动情节， 

《我的一生》中则有主人公的姐姐，一个久受 

压抑、胆怯孤寂的女人传奇式的恋爱，以及她 

一 生 中唯一的一次登 台演戏的情节。有些小说 

的结构本身就建筑在一个情节性较强的事件 

上，比如 《带小狗的女人》写一场婚外恋情， 

本身就可看作是一个情节。但即使是这些情 

节，也被用平淡的语气讲述出来，被整个小说 

所容纳 、吸收，避免过份突出，与整体的叙述 

风格不协调，尽可能抹去戏剧性的棱角，只留 

下一个情节的框架。 

情境在生活流小说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 

大的，有些时候，它们几乎可以独立连缀成 

篇，或者形成结构的主干。像 《在故乡》、《农 

民》、《新别墅》、《文学教师》、《姚尼奇》、《带 

小狗的女人》这样的小说都对情境有着极大的 

依赖性，严格地说它们兼有情境小说与生活流 

小说的特点，即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扩展了的情 

境小说，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小型的生活流小 

说，它们是二者之间的过渡形式。而在更加典 

型的生活流小说中，虽然情境的密度较小 ，地 

位不那么突出，但它仍是结构的支撑材料，在 

流动的生活中，叙述者总要找一个静态的片断 

时刻，进行绘画式的描写，这便是情境，小说 

的骨架中离不开它，如果只有流动没有静止， 

小说便会一泻无余，找不到立足的根基，造成 

结构的单调和单薄。因此，即使像 《没意思的 

故事》这样以概略叙述和思辨过程为主的小 

说，也离不开情境的支持，特别是其中涉及到 

主要人物卡嘉的部分，就大多属于情境的范 

畴。小说中曾对她房间陈设进行详细描写，还 

曾描写她与主人公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及另 

一 朋友 深 夜 聊 天 的情 形 ，特 别 是 她 与 尼 古 

拉·斯捷潘诺维奇分别的场面。 

情境因其描绘性的特点，还可能成为生活 

流小说中最富情趣、美感，艺术处理最细腻的 

部分。《姚尼奇》中墓园深夜一场就体现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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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这种特点。年轻的姚尼奇应姑娘之约，半 

夜来到墓园相会。他明知这是一个玩笑，还是 

情不 自禁地悄然前往。他当然没有见到他的意 

中人，他在墓园徘徊 、沉思 良久，怅然而归。 

在这个情 境 中安排 了月光 、石板 、残 花 、秋 

叶、十字架、墓碑，伴随着生命的消逝而来的 

宽恕、忧伤 、安宁的气氛，与人物渴望爱情的 

热烈心境形成极大的反差。这是契诃夫小说最 

富美感的情境之一，这其中有许多无言的、令 

人无限回味咀嚼的诗意和哲理。将这个情境放 

在整个小说中考查，它就会显得尤其意味深 

长，这个月夜墓园中满怀爱情和生命的渴望， 

多情善感的姚尼奇，与若干年后夜夜以点钞票 

自娱，用手杖毫无顾忌地敲打别人家准备出售 

的房子的房门，肥胖而粗暴的姚尼奇判若两 

人。月夜墓园是他短暂的青春中最美好的时 

刻，它转瞬即逝，甚至被主人公自己彻底遗忘 

了，但它留在读者的记忆中，它向读者显示， 

现实生活是如何无情地改变一个人，夺去他生 

命的欢乐，将他引入到一片荒漠之中。唯其主 

人公对此毫无察觉，那已经在他记忆中消失 

的、多年前的一幕情境才更加令读者叹惋 

不已。 

生活流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时间感觉有着明 

显差异。传统小说的时间的选择性强，在需要 

展开故事情节的地方，即所谓戏剧性场景，作 

家会采用精细乃至繁复的各种表现手法，其时 

间在这些部分是浓缩的、高密度的，有时对一 

个神态一个细节的描写，特别是一段心理描 

写，会非常冗长，阅读者所获得的时间感觉有 

可能大大超过这些被叙述的行为本身可能花费 

的时间，这是小说中的焦点时间，而在这些焦 

点时间之外，则大多采用概述方式，用很短的 

篇幅跨越很长的时间段，在这些部分时间变得 

稀薄。现代叙事学代表人物热奈特曾指出： 

“对传统小说来说，小说规范的真正节奏，就 

在于起等待和联贯作用的非戏剧性概略与起决 

定性作用的戏剧性场景之间的交替”。 时间对 

小说节奏的调节作用是通过作家这种深思熟虑 

的选择 、安排 ，通过一张一弛，一紧一松 ，一 

密一疏的调配来实现的。 

契诃夫的生活流小说则是另外一种情 况。 

他极少使用高密度的时间表示法。我们知道， 

契诃夫小说的情节是淡化的，叙述的方式也是 

淡化的，所谓叙述方式的淡化，其表现形式之 
一

， 就是不使用大段的描写，仅限于转述事 

实，这样一来，那种高密度的时间便不会在叙 

述中出现了。比如 《带小狗的女人》中有一段 

写到男女主人公对他们关系的不同感受，在传 

统小说中这是比较典型的引发戏剧性场景的题 

材，时间密度在此应当大大增加，但契诃夫的 

处理不同 ，描写二人 这场复杂微 妙的心 理交 

锋，只用了不到两页的篇幅，而且其中绝大部 

分是转述二人的对话，而外部描写与心理描写 

则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房间里的桌 子上有一个西瓜。古罗夫给 

自己切了一块 ，慢慢地吃起来 ，在沉默中至少 

过了半个钟头” (请看，在这一场景中，作家 

竟让整整半个钟头的时间溜了过去，对它的唯 

一 描述是 “沉默”这个词)。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神态动人，从她身上 

散发出一个正派的 、纯朴的 、生活阅历很浅的 

女人的纯洁气息。桌子上点着一支孤零的蜡 

烛，几乎照不清她的脸，不过还是看得出来她 

心情不好0 99(这一段中，第一句话有点类似于 

传统小说中作家惯常使用的居高临下的描写笔 

法，不过契诃夫在此立即煞笔，第二句话马上 

转入他喜欢的客观叙述手法 )。 

在女主人公一段 比较长 的独 白之后 ，叙述 

者说：“古罗夫已经听得乏味，那天真的口气， 

那种十分意外而大煞风景的忏悔惹得他不痛 

快。要不是她眼睛里含着泪水，别人就可能认 

为她是在开玩笑或者装腔作势”(可以认为这 

是一段心理描写，但仍然采用客观叙述的语 

调，它不是把一种瞬间的感觉展开、铺陈，而 

是让叙述尽可能同这种感受一样地一掠而过) 

97 



国外文学 2006年第 3期 (总第 103期 ) 

接下来对他们之间的对话和外部动作的叙 

述都极其简练，这一场景是这样结束的：“他 

瞧着她那对不动的，惊吓的眼睛，吻她，亲热 

地轻声说话 ，她就渐渐平静下来 ，重新感到快 

活，于是两个人都笑了”。(这里的外部叙述涉 

及的可能是一段不短的时间 ，然而作者的叙述 

却只用了一个由六个最简短的并列分句组成的 

复合句 ，总共 25个词 (包括虚词)。 

契诃夫生活流小说还有一个特殊而重要的 

因素，那就是重复性场景。重复性场景融合了 

某些类似情节的处理方法，例如使用直接引 

语，细节描写乃至心理描写的方法等等，似乎 

是在讲述一个事件，实际上是描摹某种经常重 

复的生活常态。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 《宝 

贝》。在这篇小说中，契诃夫将重复性场景的 

表现力发展到了极至，使之构成结构的主体， 

承担起重要的叙述功能。女主人公奥丽亚与露 

天剧场老板、木材商、兽医及萨什卡的关系 

中，相似之处多于不同之处，与塑造人物的要 

求相适应 ，小说对女主人公生活的叙述主要 由 

一 些重复性场景组成，特别是她总是重复他人 

话语的习惯，生动地表现出其平庸的智力，贫 

乏的见识与丰沛的感情 、忘我的爱心之间那种 

不和谐的、可悲、可爱、可笑的组合。 

这种写法与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有着本质 

的区别。通常，在以推动情节作为结构骨架的 

传统短篇小说中，绝大部分篇幅是用来表现一 

次性的事件的，重复性场景大部分是出现于长 

篇小说中。但即使在长篇小说中，重复性场景 

也明显地处于从属地位，正如 日奈特曾指出 

的：“在古典叙事文中，一直到巴尔扎克，综 

合性段落在功能上几乎总是隶属于单一性场景 

的，它们为后者提供某种环境和情报背景⋯⋯ 

综合性叙述在传统小说中是为本义的叙事文即 

单一性叙述服务的。”他认为第一个把综合性 

叙述从这个功能性从属地位解放出来的作家， 

是 《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在这部小说 

中，一些综合性叙述的段落 “带有十分罕见的 

98 

广度和 独立性 ”。 而 契诃夫 则将 重复性 场景 

(是 “综合性叙 述”的一种形式 )作为主要的 

叙事手段之一，大规模地运用于中短篇小说特 

别是生活流小说的创作中。这成为其生活流小 

说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契诃夫对小说叙事模 

式进行的重要拓展和革新。 

与此相关联的是契诃夫生活流小说独特的 

动静结合的结构。当你只注意小说的一个片断 

的时候，它会显露出单调 、重复、缺少发展的 

特点；而当你把眼光投向整个作品的时候，便 

会发现 ，这个 时候 动与静 的关系变得 复杂起 

来。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物和他们的 

生活多多少少地发生了变化，整个叙事被向前 

推动了，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中又蕴含着 自我 

重复的因素，以及本质上依旧是原地徘徊的实 

质。在 《宝贝儿》中，尽管岁月改变了奥丽娅 

和她的房子的模样，更换了充当她的精神支柱 

的材料，但她这个人的本质，她的思想、情感 

和生活方式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再如 《姚尼 

奇》，在小说的后半段，主人公自身虽然发生 

了很大变化 ，但这个变化不过是他渐渐被融和 

进小城那一成不变、死气沉沉的生活而已，为 

此，小说中多次描写屠尔金一家多年如一日的 

那一套 “风雅”的表演。总的说来，契诃夫小 

说是偏于静止的方面，这是他对生活的独到体 

验，他感悟到生活的停滞对人的精神的腐蚀。 

因此 ，他的比较积极 的主人公都具有 “改变” 

的热望和 “逃跑”的意象，从而形成了作品更 

深一层的驱动素。 

别亚雷在 《契诃夫与俄国现实主义》一书 

中曾谈及契诃夫小说中偶然性和分散性的特 

点，他认为这是因为契诃夫不追求表现事件， 

而追求观察的结论，他是采用从零星的事件中 

得出总体印象的表现手法。别亚雷特别强调契 

诃夫的各篇小说之间有一种互相补充，互相贯 

穿的关系，因此对于契诃夫的小说应 当用融会 

贯通的方法去阅读，因为每篇小说都是从某一 

个角度去接近生活的真实，而完整的画面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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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许 多作 品互 相 拼 合，互 为 印 证，共 同 

完成。 。 

这里所涉及的是契诃夫小说的印象主义特 

征。上面谈到，《在大车上》这篇小说几乎对 

描写对象没有加以特别的选择 ，女主人公路上 

所遇到的一切都带有偶然性，因而它们带给读 

者的印象也是分散的，似乎漫无目的的。但作 

家在这些细微和偶然事件 当中培育 、酝酿了一 

种情绪，使之成为小说的内在核心 。这样 的情 

况在契诃夫的生活流小说中也绝不罕见。由于 

生活流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小说的内容到叙 

述方式尽量贴近生活的本来状态，所以作品中 

体现出某种偶然性是不可避免的。生活流小说 

不是围绕某一中心精心选择材料，而总是在交 

待主要事件的进展以外，同时容纳许多无关宏 

旨的偶然事件。例如 《农民》的主要叙述线索 

是莫斯科一家饭店的仆役在生病后携妻女回到 

乡下，他死后妻子女儿又离开乡下回莫斯科 

去。但是关于这一过程，小说中所用的笔墨很 

少，作家的主要意图是通过来自城里的一家人 

的眼睛来观察乡村的生活。这种观察是零散 

的，印象式的，似乎没有形成一个系统，书中 

的大小场景记录着乡村生活的琐事，有着很大 

的随意性，只有时间是唯一起贯穿作用的因 

素，也是生活流中起标志作用的因素。这种开 

阔而分散的视角的表现力不是体现在每个细 

节，每个场景本身揭示事物必然性的深厚的内 

涵上，而是体现在它们共同组成的画面效果之 

上。 《农民》在艺术上新颖独到之处就在于， 

它描绘了一幅包含生动细节和人物性格的乡村 

风情画，它表现严酷现实不是用激烈冲突的方 

法，而是用一种对当时的小说来说全新的印象 

叠加的方法。这种方法脱离了传统叙述模式， 

更符合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的自然过程，所以 

虽然没有情节上特别的吸引力，却依然为读者 

乐于和易于接受。 

由于脱离了情节小说的模式 ，生活流小说 

在处理事件时也呈现 出一种 自然发展的特点， 

叙述沿着时间的线索推进，很少流露出作者施 

行干预的痕迹。《我的一生》是使用第一人称 

内在视点叙述的小说 ，它比较严格地局限在第 

一 人称 (主人公)的视野和感官范围之内， 

《三年》虽然采用第三人称，但在大部分篇幅 

内 ，也是采用主人公 的视角 ，这样叙述具有片 

断性、表面性的特点，而作家从外部施加于作 

品的选择、组织、判断、解释等等，则被大大 

地削弱。在契诃夫的小说中，事件可以不导致 

后果，但每个事件都会作用于主人公的主观世 

界。因此按照时间推进的生活流，是由许多大 

大小小具有偶然性和独立性的事件构成的。只 

有在作品整体的范围内，这些事件的意义才变 

得清晰起来。生活流小说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 

的一体性，它通过事件的连缀标示出生活大致 

的流动方向和趋势，它对主题的表现也是提示 

性的，而不具有权威的决断性。这样的叙述形 

式最终导致目的性的削弱和消解：一方面作家 

对于叙述对象的操纵性减弱，人物和事件以某 

种近似自发的方式存在和发展变化，另一方面 

作家对于主题的阐释也变得不那么肯定和具有 

权威性。 

契诃夫小说这种自由的，非情节化的结构 

与 20世纪西方文学中出现的新形式有某些相 

通之处 。现代派文学的形式尽管五花八门，但 

它们都是对 l9世纪以前经典文学的反叛，它 

们引入 了新 的文学 观念，对于感 官的充分 强 

调，对于外部和内部世界无序状态的复制，对 

于潜意识、非理性的热衷，对于世界的荒诞感 

和悲观绝望情绪等等，是它们共同的基本特 

点。在契诃夫的生活流小说中，已经可以发现 

这种变化的若干征兆，比如他脱离情节，热衷 

再现生活的真实状态 ，这就使他 的作品相对于 

古典作品严整的秩序性来说，多少倾向于自由 

的无序的状态。再如其外部描写的印象主义特 

征及尽量保持中立，超然的写作态度，就显示 

出与传统的文学观念的区别，作家对于感性材 

料的兴趣的增长和对真理绝对性的怀疑。契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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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所采用的那种客观 、自由的叙述方式也与某 

些现代派文学，比如意识流小说有着相近之 

处。当然，严格地说，契诃夫小说还是属于传 

统范围的。但这不妨碍他对于小说的叙事艺术 

做出富有独创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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